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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与长三角互动发展 

一、联合利华：从上海到合肥 

“在英国招一位博士的成本，在上海可以招 3 位博士。而那里一位博士的工作效率却只有上海的一半，上海的一位博士综

合来看，可以抵英国 6位博士。所以，我们把研发中心部分转移到了上海。”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锡文这样说。 

5 月 19 日，联合利华全球第 6 个研发中心暨中国总部办公楼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正式奠基。联合利华每年的

研发费用约是 10亿美元，上海作为其全球 6个研发中心之一，即使占有其 1/10的研发费用，数目也非常可观。 

这就是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总部经济效应在吸引资本投入上的最近一例。 

同时，联合利华将原先在上海地区的工厂整合，生产基地大规模地迁至安徽合肥。选择合肥的理由非常充分：合肥处于中

部地区，以 500 公里为半径差不多可以辐射半个中国；在长三角电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合肥却是电力输出地；中国科技大学

等著名高校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曾锡文又说出了另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江苏的工人来自苏北，浙江的工人来自安徽，我们直

接就到了劳动力的原产地。”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小城市和一些内陆地区。而同时，长三角地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

民营企业正在逐步将其总部迁入上海，如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仅温州一地就有 300 多家企业来到

大上海。 

2003 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提出了“总部经济”的概念：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

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社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

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赵弘认为，和纽约的中心商务区相比，中国的总部经济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长三角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企业

总部和加工生产基地在空间上逐步分离，总部向中心城市集群布局、产业加工基地向成本比较低的、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集群

布局。 

交通、信息、政府等要素，都扮演了头颈的角色 

二、“头脑”和“身体”分而不离 

作为“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可以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

的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同时也能取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资源在

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当然，总部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一就是信息经济的充分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发展中心副主任罗来武认为，成本的下降非常重要，他将华东地区降低的成本概括为要素、

运输、信息、政府服务这 4种成本的综合下降，“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就对华东地区产生了辐射效应。以江西省为例，

到广州、上海的高速公路通车后，到达时间都控制在 6小时以内，运输时间成本的下降吸引了企业将生产基地放在了那里。” 

地区总部如何与长三角形成互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开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华指出了交通的重要：“这里与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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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嘉、沪杭高速公路、318国道、洋山深水港贯通，距虹桥机场仅 5分钟车程，地利是园区得天独厚的优势。” 

企业内部的结构分离，难免会带来组织协调成本的增加。因而，总部经济和长三角地区想要更良性的互动，交通、信息、

政府等要素都扮演了头颈的角色，目的只有一个：让“头脑”和“身体”分而不离。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说：“各

级政府不仅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规范，促进要素流动也非常重要。”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以有不同选择 

三、错位发展最重要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香港就将一些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当时广州等地的“三来一补”的订单多数都

来自香港，香港本身就腾出地方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业。赵弘认为，香港的发展模式对长三角互动有借鉴意义。与珠三角

的城市群都处在一个省内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总部经济因为跨地区、跨省市，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更大。 

在“总部经济”概念提出之前，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曾经有过很多尝试。早在 1992年，安徽省六国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就曾经和上海一些高校有过合作研发。1996 年，公司派人专程来上海学习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的专业知识。近年来，公

司意识到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又在上海设立了外贸机构。公司总经理黄化锋告诉笔者：“已经有计划将公司的技术研究中心、资

本运作中心都移到上海。未来的 10年内，在长江沿岸建立多个分厂，并考虑将公司总部整体迁至上海。”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

总部整体迁移会带走部分技术人员，反而会加重公司的运营成本。 

    有专家提出了差异选择的问题。浙江杭州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财政基础也很好，在开发区内部形成

了“楼宇经济”。他们在行业的选择上和上海错开，避开金融、汽车等首选上海的产业，大力发展机械零部件生产等优势行业。

如果发展总部经济，这些优势行业如何保留？目前，萧山开发区已经开始尝试将钢结构的生产基地转移至安徽甚至是一些西部

地区。杭州也许并不完全具备成为“总部”的一些条件，但在产业集群上和上海的错位发展为其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思路。 

“五种效应”诱惑产生具大推动力 

四、规避和突破政策瓶颈成为重要问题 

在赵弘看来，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为区域发展带来 5 种“经济效应”：一是“税收贡献效应”，包括企业税收贡献

和高级白领个人所得税贡献；二是“产业乘数效应”，制造业总部的密集，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三是“消费带动效应”，

包括总部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消费和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提供高知识群体就业岗位；五是“社

会资本效应”，大批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提高区域的知名度，加快城市国际化进程。 

正是多种效应的诱惑，势必出现一个城市内多个地区和一个区域内多个城市争相成为“总部”的情况。但是，也有专家警

告，如果有些地区并不具备“总部”聚集的条件，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为此准备大量的高档休闲场所和一些现代服务业，

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会带来城市整体空间的不合理规划。所以，避免恶性竞争是关键。 

由于总部经济完全以企业为主导，又是跨地区运作，如何规避和突破政策瓶颈也是重要问题。 


